
2013年4月23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管舒勤 / 孙伟芳

云江潮
12

电话

︓6
5
8
18
0
9
0

电子信箱

︓9
4
1 2
2
2
4
8
0
@
q
q
.c o
m

探访白岩山探访白岩山
■高振千

雅安
让我们分担
你的痛苦
■黄选坚

■彭小青

阳台上的蝶

每每坐车驶过新56省道马屿镇水坑村

时，就会看到该村后面高耸的白岩山，像一道

屏障与对面的水坑山遥遥相望。那镶嵌在陡

峭山崖中的飞檐庙宇，总给人无限遐想。前几

年在马屿镇中工作时，白岩山近在咫尺，几番

寻思找个时间去探访，却两年都未能成行。

在一个春日上午的薄阴下，这个愿望终于

实现了。

当老林将车从新56省道的开口驶入水坑

村，沿着小巷的水泥路徐徐上山。没走几久，迎

面是一座小寺院，从新56省道那边移过来的。

进去看了看，出来往右走，沿着狭窄的水泥路横

过去，再往前走几步，下去，就看到一个刚刚修

筑的白岩山门台，后面就是通往山上的道路。

“仙山胜境林麓清佳，花木秀丽静中有

韵”，白岩山门台与这副对联都有些粗糙。水

泥山路修建在小溪旁，路面一米来宽，阶梯不

高，比较平坦；两旁的草木非常茂盛，以致小溪

都被淹没；松树郁郁青青，枫树刚刚换上新叶；

漫山遍野是嫩绿与深绿相间，密密的厚厚的，

层层叠叠、生机盎然，一簇簇白色、红色的野花

点缀其中。山路上的天空被树木遮蔽得严严

实实，却没盖住淙淙的流水、婉转的鸟鸣，更有

一种人迹少至的清幽。

在半山腰停步喘息，回头透过树木的缝隙

朝南望，几个村庄的屋舍都在脚底下，马屿天

井垟露出一角，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低低的天

空浮现着密匝匝的灰白云朵。再往上走，转弯

多了，阶梯也高了起来。

向左侧拾级而上，抬头见一个门台，两边

的对联写“青山留胜迹，白岩涌灵光”，上方是

“千祥云集”。踏过弯曲的通道，才有飞檐斗拱

的主建筑呈现在面前，观看里面的石碑，才知

道原来是座娘娘宫。

站在娘娘宫前的栏杆旁极目远眺，灰白的

云层更低了，整个马屿天井垟方正的田块尽收

眼底，两人拿起手机狂拍。这时候，我才明白

家乡的这片肥沃土地为什么会叫天井垟。原

来周围的群山将这片田野团团包围，构成了一

个广阔的“天井”，小山和村落散布其间，只留

下北面的缺口，也难怪遇到大暴雨就淹没农作

物甚至村庄。旧社会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谚：

“养囡（女儿）勿嫁曾家垟（天井垟），未旱没水

吃，未满（洪）一片白洋洋，一下暴雨赶快爬栋

梁。”

两人拍够了，便准备下山，从娘娘宫里的

老伯口中得知，三岔路的另一条路直达山顶的

健身场。还是盘旋而上的水泥山路。山上的草

木更加茂盛，费力地登上一个山坳，见一个十字

路口，路边的红色水泥亭子刚刚修建，光秃秃的

柱子上还没来得及撰写对联。两人朝东边的山

坪走去，果然安放着很多健身活动器材，还插着

一面哗啦啦响的五星红旗，有牌子显示此处乃

“永丰寨”的地盘，这可能跟白岩山北面的永丰

村有关吧。往东俯视，蜿蜒的飞云江，笔直的新

56省道，挟着马屿矮小的“高楼大厦”。两人沿

着山坪绕了一圈，发现还有山寨石头墙的残垣，

来路的方向特别宽，估计为山寨城门的遗址。

离开山坪走向对面的山头，远远就看见石

头垒砌的门洞及上方“永丰寨”的青石匾额。

这个山头是白岩山最高的位置，面积不是很

大，花草郁郁葱葱，奇怪的是未见山寨石头墙

的痕迹。这时，你再鸟瞰天井垟，将酣畅地领

略到“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的意境。几个小时的上、下山，不仅出了

汗，腿也有些颤抖。但这几个小时的探寻收获

还真不少。

人们总是舍近求远去观赏风景，却常常忽

略了家门口的美丽。

早上八点的阳台，阳光已于我更早地

涉足了它。此刻，它正无私慷慨地把自己

十余平方米的光芒灿亮地给了这个狭小的

阳台。仰了头看天空，天仿佛是个灰黑色

的斗笠扣在我的头上，可是，阳光却又白花

花地流泻下来，这有点像个皮笑肉不笑的

汉奸了。

搬出凉席，摊开，在水龙头下，打上肥

皂，清洗。眼前忽然有一小团白花花的影

子一晃而过，目光追随去，蝴蝶，竟是一只

蝴蝶！我放了刷子，跪着挪移过去，生怕惊

吓了这位珍贵的小客人。此刻，它正舞在

早上八点的阳光下，扑扇着一对粉白粉白

的翅膀，在这件粉白的连衣裙上，缀着多个

大小不等的小黑点。这娇俏的小生灵从何

而来？我有一秒钟的恍惚，我竟下意识地

抬头看了看天空，想象它是怎样一身素衣

素裙地自天上飘落凡间。它如果不是坠落

凡间的仙女，那就是从地面飞舞上我阳台

的可爱小精灵了。我心下暗自一声惊呼，

阳台在七楼，它羸弱的身躯，它小小的，薄

薄的翅膀，一下，两下，三下⋯⋯它要不停

地扇动几十，几百，几千，甚至是几万下，才

能抵达我的阳台，在我恰恰没有早一步，它

也没有迟一步的时间里，在它和我一生的

某一段时光里，我们相遇了。

它颤悠悠地往阳台一角飞去，令我羞

愧的是，那里，没能为它开出一片姹紫嫣

红，就如同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却没有可

以招待的丰盛菜肴。那个角落里只摆着几

个花盆，我养的那些娇贵的花都已香消玉

殒，里面摇曳的、繁茂的，全都是杂草。这

些野草，也开花，开的是一些淡紫、深紫的

花儿，个儿虽小，却也娇嫩妩媚，惹人满心

怜爱。旁边有一大盆昙花，也只是稀疏地

长着三四片叶子。那素衣素裙正向昙花飞

去，在绿叶上匍匐了一会儿，试探了一会

儿，便滑向底下的紫野花。哦，我忽然想起

来，它是恋花的。野花虽小，虽寒酸，可还

不至于让它失望，总是有花可恋。

我吁了一口气，它这一时半会儿怕是

不会走了，我沿着墙壁慢慢直起身子，依墙

而立，我惊叹它柔弱的身躯里竟潜藏着那

样一种巨大、沉稳的力量，那是一种不慌不

忙的，虽蕴涵已久却挥洒自如的力量，那是

一种可以把人生平展、折叠、震动、收起、停

歇的力量，那是一种显露平和却透着十足

韧劲的力量！这娇俏的小生灵，可以自地

面飞舞而上，达到这样一个在它让人看来

叹而观止的高度！穿透一切的，有可能不

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而更可能是一种细水

长流，滴水穿石般，盘旋而上的韧劲！

再凝神细看，素衣素裙不知何时已倏

忽不见，不知去向。就在我一低头，一恍惚

之间。就像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而今

又归往何处一样。我双手搭着阳台，探出

身子，茫茫然，四处搜寻它的身影，但是它

的身影已无影无踪。

我终于相信，它已永远地飞离这个阳

台，一去不再复返。如我们生命长河里某段

时光经过的人，经过的事，和那些流逝的时

光，流逝的风景，渐渐地成了往昔，永不再

来。它曾经已成蛹的方式蕴涵力量，而今在

我的阳台展开过短暂翩跹，奉献了它那曼妙

舞姿后，它最终又会无悔地寂灭在何处？

夜晚有多少熄灭的灯光将不再点亮

就如星星遁入夜空

曾经让我温暖的记忆

突然消失倾圮

那个看上去平常的周末

或许有人正准备一场春日的郊游

谷雨鸟鸣

花开正好

或者做一场慵懒春梦

宛若一条平静的溪流

但一切都在早晨的8：02

指针被拨上另一个方向

并且定格

恐惧

悲伤

呐喊

大地震张开血盆大口

满目疮痍房屋坍塌

我们却来不及哭泣

当石头砸破我们生活的碗底

当发出脆响的家园

随处可见坍塌的墙

我们只得躲闪

像一只羚羊

顺着山边跑

河边跑

顺着曾经最熟悉的地方跑

4月20日的上午

是什么让千里之外的我流下眼泪

是那些脆弱而坚强的生命所托起的希望

是母亲肝肠寸断的呼喊

是救援的脚步声

或者只是废墟里一缕倔强的炊烟

雅安

让我们分担你的痛苦

让我看见你树立起一个坚强的信念

让我看见你的眼神渐渐安详

花朵零散的大地上

仍然散发着草莓香气的春天

雅安

让我们分担你的痛苦

让暗去的灯光一盏盏点亮

让孤独消失

寒冷不再

让那些甜味的汁液温暖你的冰凉手指

■洪善新

龟蛇恩怨

从前，当乌龟还没有戴上“铠甲”的时

候，常常遭到海蛇的欺负。

有一次，好端端地，它被邻居大海蛇打

得头破血流，差点送了性命。

乌龟发誓要报仇。它爬到陆地上想习

武，打听到一支百战百胜的远征军十分厉

害。

它好不容易找到了远征军。只见断崖

下鼓角齐鸣，杀声震天，寒光闪闪，硝烟滚

滚，一场空前绝后的鏖战正在进行。由于

连年征战，人困马乏，远征军已是强弩之

末，此时已被敌军重重围困于山谷。

这支威震四海的大军流尽了最后一滴

鲜血，终于全军覆没了。

山谷里死一般寂静。乌龟探出头来，

只见尸横遍地，令人不寒而栗。

乌龟想：如此威武的军队也会有覆灭

的下场，可见纷争和征战不会有好结果，还

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乌龟捡了个盾牌，慢慢往回爬，复仇的

念头早已打消了。它把盾牌捆在背上，挡

风遮阳，防御敌害，久而久之，盾牌与身体

粘在一起，再也无法取下了。

乌龟回到海域，找到老家。因为背上

了盾牌，原来的洞穴太小啦，怎么也挤不

进去。隔壁爬过来一条老态龙钟的大海

蛇。大海蛇热情地挽留了它，还帮它挖开

洞门。

大海蛇不无后悔地说：“悔不该当初赶

走了我的邻居老乌龟，这许多年太寂寞了，

我很想念老乌龟，可惜曾被我欺负的老乌

龟不会回来了，唉，我连改正错误的机会也

没有了！先生，您就留下来做我的邻居

吧！”

显然，老眼昏花的大海蛇认不出已有

新装束的老乌龟了，老乌龟也不想明说，只

是欣然接受邀请，答应与大海蛇和睦共处。

这样看来，有了冤仇最好不要热处理，

因为时间可以将它淡化的啊！

蛇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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